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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秋天，我从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从一个马背

上自然游牧的牧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 

我进了北师大数学系后不久，有人指着一个瘦瘦的不是很高但是也不是很矮的身影告诉

我：这是王世强先生，数理逻辑专家。当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是后期了，

大家对系里的教授一律改称“老师”，而不是“先生”，但是这里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系主

任张禾瑞先生，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对北师大数学系的成长建树颇多，后来一直身体

有病在家，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另一个就是王世强先生了。王世强先生是百分之百的

正宗中国土产，虽然不是极强壮，但是一直没有大病，他天天都到系里来，好象也不是国

家的重点保护对象。50 多岁的王先生戴着一副只有学生们才戴的便宜的白边眼镜，一脸书

生气，微笑起来天真无邪，就连最革命的造反派也不相信在这白边眼镜后面会有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留一个古董又何妨，于是大家就齐声喊他“王先生”，

就连我们这些新进校的工农兵学员也包括在内。 

我第 1 次近看王先生是在一次去天安门游行的途中。从北师大到天安门来回怎么也得三、

四十里路，还要扛着各式标语牌，体弱年纪大的老师们都没有去。走去天安门时大家雄赳

赳气昂昂，往回走时就累得泄了气，不少人坐公共汽车回学校了。但是标语牌上不了车，

总得有人扛回学校，我当时感觉良好，就扛着标语牌随着大大缩短了队伍往回走。前面的

一个人穿着几乎拖到地上的呢子裤子，裤脚上满是尘土，边走边和旁边的人说笑。他偶尔

一回头，我看见了那白边眼镜和无邪的笑脸。哈，这个书呆子能够走这么远，我顿时对他

另眼看待了。 

我们不断听到关于王先生的各种非常不一般，相当有趣的故事。 



在职工食堂吃饭，王先生从来不问哪个窗口卖什么，他总是捡队排的最短的那个窗口。站

在最短的队伍后面可以节省时间最快地买到饭，结果他是一连好多天都吃面条。发了工

资，王先生也不去存银行，而是从书架上随手拿下一本书，把纸币夹在书中。若有人来借

钱，他就翻开一本书，问够不够。若是不够，就再翻另一本书。王先生一辈子没有结婚，

他除了书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嗜好，星期天要是出门，也是去书店。系里的几个教授不断

教导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数学家，就要像王世强先生那样没有他念。” 

工农兵学员没有开数理逻辑课，王先生从来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后来我要到美国布法罗去

读研究生，系里希望我学代数，而布法罗的代数就是范畴论。范畴论和环论群论也有联

系，但是范畴论与数理逻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于是系里的头儿对我说：“你与王世强先

生联系吧。”从此，我和这个怪老头儿熟悉了起来。 

王先生是个大好人，绝对的东郭先生，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过他一句不好的话。

据说 1957 年反右时，王先生的 10 个研究生中 9 个是右派，但是人们左看右打量这右派

的导师，却是怎么也评他不上右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招收研究生，王先生的研究

生买稿纸，向国外发信寄文章，都到他这儿从他的工资里报销。王先生助人为乐绝对是有

求必应，来者不拒。别人借了他的钱不还，不管多少他是根本不去过问。有人借了他的书

不还，他也不去追究，却说送给他算了。他的学生弄丢了图书馆的书，他就去赔偿。他一

人住三居室的一个单元应该是宽敞有余了，结果壁橱里、房间里、过道上挤满堆满各式大

小不等的包裹、麻袋、箱子。我几次回北京去看他，问他这些包裹麻袋箱子都是谁的。他

说是老乡寄放的。我又问：你哪儿来的这么多老乡？王先生只笑不答。问烦了，他就说：

这不关你的事。 

他的宿舍成了遍布全国各地他的学生、别人的学生、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同事们南来北往的

借宿之地。他的一个还没有分到房的研究生，孩子大人一家几口人在他家一住就是两年



半。王先生不但没有一句怨言，还尽他的最大本事热情招待。近些年来，系里系外、校内

校外的人们为了评职称、争荣誉、讨奖励，都来找王先生写推荐信、褒扬信。这常把老头

儿忙得团团转，但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总说这个人这样这样好，那人那样那样好，从来

不提别人的缺点。若有人提及此人彼人的缺点，王先生总是有合理的解释：此人身体不

好，彼人家庭负担太重。 

这个和蔼的老头儿有时也可以顽固不化，让人干瞪眼。不断有人建议劝他装修一下他的宿

舍，买几件象样的家具，但是不论什么人怎么说，他还是睡他那不知多少年前从学生宿舍

搬来的单人木床，使用着别人家淘汰下来的桌子柜子，一台 12 吋的黑白电视一直站在茶

几上。这个逻辑学家的三间宿舍却是没有一点逻辑秩序的影子，书籍报纸稿件食品用品堆

得到处都是，上面落有厚薄不等的尘土。多少次我说我来给你收拾收拾，他的学生们也要

来为他大扫除，这可急坏了老头儿，摇头带摆手：“不！不！不！不！我这是乱中有序，你

们一收拾倒是干净了，但我就什么也找不着了。”这倔劲一上来，就是拖拉机也是拖不动

的。我们只好做罢，任他在这“杂乱有章”中安祥从容，与世无争地生活。 

自从我跟王先生联系上以后，王先生从来没有指示我去做哪方面的研究，读哪方面的书。

他平等地与我讨论各种问题，很快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 

王先生是国内数理逻辑方面的领袖。评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不少人左右逢迎，心机用尽，可

是王先生却是两耳不围窗外事，照吃照睡照样读他的书，后来因为年龄的限制没入选（那

时候王先生已近 70 岁），他反过来给为他鸣不平的人做工作。 

面对现代化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王先生坦然地笑

着说：“我们是 A 种社会里的 B 种人，可能要成为恐龙了。” 

 


